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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作用对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

贺文君１，２，韩广轩１，∗，宋维民１，李培广１，张树岩３，张希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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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沼湿地作为陆海交互作用的过渡带是 ＣＨ４重要的自然来源。 潮汐活动通过影响 ＣＨ４的产生、氧化和传输驱动了湿地

ＣＨ４间歇性、周期性的排放。 利用涡度相关和微气象监测技术，对黄河三角洲一个盐地碱蓬生态系统 ＣＨ４通量、环境因子和水

文要素（潮汐）进行了长期连续监测分析了该生态系统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的季节动态及潮汐作用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

生长季该生态系统是 ＣＨ４的排放源，排放日均值为 ０．０６３ ｍｇ ｍ－２ ｈ－１，（范围为－０．３６—０．５７ ｍｇ ｍ－２ ｈ－１）。 潮汐淹水阶段和落潮后

湿润阶段表现为 ＣＨ４的显著源。 此外我们发现，短期潮汐活动引起土壤干湿状况的变化促进了 ＣＨ４脉冲式的排放，因此未来气

候变化下温度升高和降雨季节分配引起的土壤干湿变化将会对该区域 ＣＨ４排放甚至碳循环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甲烷；潮汐作用；干湿循环；盐沼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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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ＣＨ４）作为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其单分子增温潜势是 ＣＯ２的 ２８ 倍［１］，大气 ＣＨ４浓度微小的变化都

可能对全球变化产生显著影响［２］。 作为陆海相互作用的过渡带，湿地一直被认为是 ＣＨ４的自然排放源［２⁃３］，
但盐沼湿地因地形因素、环境特征和频繁的潮汐浸淹，其 ＣＨ４排放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异性［４］；同时因盐沼湿地

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 ＳＯ２－
４ 可能会抑制 ＣＨ４的产生，减少其排放［５］。

潮汐湿地 ＣＨ４通量是土壤和水中 ＣＨ４生成、氧化和传输的产物［６］。 盐沼湿地周期性的潮汐活动引起沉积

物盐度、氧化还原电位、有机质和养分的短期波动［７］，改变了 ＣＨ４的产生效率和传输机制［８］，进而决定了盐沼

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 潮汐水位变化是影响 ＣＨ４排放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涨潮前土壤长期暴露于空气中有利于

氧气的渗透增加了土壤氧化层，从而抑制了 ＣＨ４的产生［９］，涨潮过程中高水位促进了厌氧环境的生成既有利

于 ＣＨ４的产生又减少了土壤氧化层的空间［３］，同时潮汐淹水影响着地表沉积物 Ｏ２的可利用性、气体的传输速

率等过程［１０⁃１２］，也潜在地影响 ＣＨ４的产生和扩散［１０］。 涨落潮过程中潮水携带大量的 ＳＯ２－
４ 可通过瞬间改变末

端电子受体的再生和耗尽而对 ＣＨ４产生氧化作用影响其排放［１３⁃１４］。 另一方面，落潮后湿润阶段引起土壤厌氧

层空间的增加和微生物群落的建立进一步影响 ＣＨ４的产生、吸收和传输［１３，１５］。 此外，周期性的潮汐活动引起

湿地土壤间歇性曝气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氧化还原循环，从而影响电子受体的电子流［１４］，进而影响 ＣＨ４ 的

产生。
黄河三角洲作为海陆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１６］。 受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地表及地下径流

和潮汐等不同水文要素的驱动，黄河三角洲发育了不同的湿地类型和植被群落［１７⁃１９］，导致该区域 ＣＨ４排放存

在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２０］。 与传统静态箱相比，涡度相关技术可在大空间、长时间上获得高质量分辨率

的通量数据［２１⁃２２］。 此外，涡度相关技术可完整捕捉到潮汐过程中 ＣＨ４通量的动态变化，避免由于潮汐活动的

短暂性及瞬时性，而错过 ＣＨ４排放峰值。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６ 年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生长季数据，利用涡度相关

法分析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季节变化规律，重点探讨潮汐作用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以期为潮

汐水动力过程中滨海盐沼湿地 ＣＨ４排放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的潮间带观测场（１１８°４１′４１″—１１９°１６′４１″Ｅ）。
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夏季多雨。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４℃，年平均日照数

２５９０—２８３０ ｈ，无霜期 ２０６ ｄ［２３］。 常年盛行东南风和东北风。 多年平均降雨量 ５５６．１ ｍｍ，年蒸发量 １９６２ ｍｍ，
干旱指数 ３．６５［１７］，该研究区域土壤以滨海盐渍土为主，土壤质地为砂质黏壤土，有机质含量丰富［２４］，以黄河

沉积物和泥沙为主要成土母质，受海洋作用强烈，土壤发育年轻［２５］。 表层土壤 ｐＨ 的变化范围为 ７．７—８．５，呈
弱碱性；０—３０ ｃｍ 表层土壤 ＳＯ２－

４ 变化幅度为 ０．０１％—０．１５％［２６］。
研究区通量塔位于潮间带中高潮滩（３７°４７′２０″Ｎ， １１９°１０′２３″Ｅ），该区域地势平坦，受半月潮影响，平均涨

潮历时 ６ ｈ ３０ ｍｉｎ，平均落潮历时 ９ ｈ ２４ ｍｉｎ。 潮流基本以平行于海岸界的往复流为主［２７］，潮汐淹水以到达研

究区域为准。 该区域植被群落组成简单，以一年生草本植物盐地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为建群种，伴生有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盐地碱蓬高 ２０—３０ ｃｍ。
１．２　 研究方法

在观测场主风风向上，约 ９０％的通量源区主要分布于 ２００ ｍ 范围内。 通量塔安装有开路式涡度相关系统

和微气象观测系统。 开路式涡度相关观测系统包括安装高度为 ２．８ ｍ 的开路式 ＣＨ４分析仪（ＬＩ⁃７７００，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和三维超声风速仪（ＧＩＬＬ⁃ＷＭ，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原始数据采样频率为 １０ Ｈｚ，每 ３０ ｍｉｎ 输出平均值。 微气

象观测系统包括距地面 ２．８ ｍ 的光量子传感器（ＬＩ⁃ １９０ＳＬ，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用于测定光合有效辐射。 四分量

（ＮＲ０１，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 距离地面 ２ ｍ 用于监测净辐射，空气温湿度传感器 （ ＨＭＰ５０， Ｖａｉｓａｌａ，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Ｆｉｎｌａｎｄ）距离地面 ２ ｍ，可同时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 雨量筒位于 １．５ ｍ 处（５２２０３， ＲＭ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ｃ．，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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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ｙ， ＭＩ， ＵＳＡ）。 土壤因子监测主要包括 ５、１０ ｃｍ 深处的土壤温度（ＴＭ⁃Ｌ１０，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 ，所有气象数据

通过数据采集器（ＣＲ１０００， ＬＩ⁃Ｃｏｒ， ＵＳＡ）在线采集， 并按 ３０ ｍｉｎ 计算平均值进行存储。 潮汐水位数据根据水

位计和物候远程图像监测系统（ＲＲ⁃８１４０）进行监测，水位计每 ３０ ｍｉｎ 记录一次数据，物候远程图像从 ５：００ 点

到 １９：００ 点自动工作，数据监测间隔 ２ ｈ。 其他地方有更多仪器详细信息［２８］。
１．３　 通量数据质量控制

受天气状况、仪器机械故障、电力中断等因素的影响，野外数据监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常数据及

造成部分数据丢失，因此需对原始通量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数据控制标准为：（１） 剔除︱ＦＣＨ４︱≥２５ ｎｍｏｌ
ＣＨ４ ｍ－２ ｓ－１的异常值和降雨前后半个小时数据；（２） 由于夜间大气层结比较稳定， 导致湍流发展不充分， 因

而去除夜间 ｕ∗＜０．０７ ｍ ／ ｓ 所对应的 ＣＨ４通量数据；（３） 剔除仪器信号值（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ＲＳＳＩ）较弱的 ＣＨ４通量数据，ＲＳＳＩ＜ ２５％，得到控制数据，经质量控制后所得数据占通量数据的 ７２．５％。
１．４　 数据分析

基于该区域 ２０１６ 年 ５—１０ 月生长季 ＣＨ４数据、水位和远程图像监测数据， 我们确定了潮汐涨落潮过程，

选择标准详见其他地方［２８］，根据此标准我们共筛选出 ３ 组潮汐过程 ＣＨ４通量变化数据。
在以上 ３ 组潮汐过程数据中选取 １ 次完整潮汐涨落潮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根据潮汐水位的变化将潮

汐过程划分为：涨潮前（干旱阶段）：７ 月 ２ 日 ２２：３０ 到 ７ 月 ４ 日 １９：００；涨落潮阶段（淹水阶段）：从 ７ 月 ４ 日

２２：３０ 到 ７ 月 ６ 日 １９：００；落潮后（湿润阶段）：７ 月 ６ 日 ２２：３０ 到 ７ 月 ８ 日 １９：００。 潮汐淹水阶段水位最高为

１４．５ ｃｍ，并未完全淹没植被，落潮后潮水完全退去。
利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分析涨潮前（干旱阶段）和涨落潮（淹水阶段）、涨潮前和落潮

后（湿润阶段）、涨落潮淹水阶段和落潮后 ＣＨ４通量半小时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５ 进行数据制图，文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环境因子季节动态分析

５—１０ 月整个生长季内，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月平均光合有效辐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变幅为 ２１２．１—４５５．９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其日均值波动范围为 ３７．５—６１４．２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夏季

阴雨天气较多，ＰＡＲ 呈离散模式，波动较大（图 １）。 生长季空气温度日均值为 ２２．３ ℃，接近 ３０ 年（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生长季平均气温（２１．９±１．６） ℃ ［１９］，日均空气温度变幅为 ５．９—３１．２ ℃。 整个生长季，空气温度与土壤

温度变化趋势一致，５ ｃｍ 土壤温度的日均值为 ２３．５ ℃，其变化范围为 ９．６—３１．２℃；１０ ｃｍ 土壤温度的日均值

为 ２３．４ ℃，其日均值变化范围为和 １０．７—３０．７℃ （图 １）。 生长季降水总量为 ８９３．６ 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

９５．９％，受极端天气影响，８ 月 ８ 日单次降雨量达到 ３３５．３ ｍｍ（图 １）。
２．２　 盐沼湿地 ＣＨ４通量排放特征

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半小时 ＣＨ４排放通量和水位变化趋势如图 ２ 所示，因仪器故障致使部分 ＣＨ４通量数

据缺失。 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地表水位高度主要受降雨和潮汐影响，土壤干湿状况明显，无潮汐和降雨时地

面无积水。 图 ２ 中水位高度以地面为参考，表示距离地表高度。 ２０１６ 年 ５—１０ 月观测期间 ＣＨ４通量半小时变

幅为－１９．７—２６．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６ 月 ３０ 日达到排放日均最高值为 ９．９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最低为 ９ 月 １２ 日的－６．４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 地表水位日均值变化范围为 ０—８４．４ ｃｍ，由极端降雨引起的最大瞬时水位为 ３５ ｃｍ，而潮汐活

动所引起的最大瞬时水位高度为 １３０ ｃｍ。 整个生长季，ＣＨ４排放在连续降雨及涨潮过后的湿润阶段呈逐渐增

大趋势。
由表 １ 可知，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生长季表现为 ＣＨ４微弱源。 ６ 月份温度高于 ５ 月份，但 ６ 月份 ＣＨ４排放

总量却低于 ５ 月份。 ７—８ 月份，降雨增多，地表水位增大的同时 ＣＨ４排放量也增大，ＣＨ４排放通量在 ７ 月份达

到排放峰值，最低值出现在 ９ 月。

３　 １７ 期 　 　 　 贺文君　 等：潮汐作用对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生长季黄河三角洲湿地环境因子动态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６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表 １　 ＣＨ４通量各月份排放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ＣＨ４排放通量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 ／ （ｍｇ ｍ－２ ｈ－１）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ＣＨ４排放通量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 ／ （ｍｇ ｍ－２ ｈ－１）

５ 月 Ｍａｙ ０．０６２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０．０８１

６ 月 Ｊｕｎｅ ０．０４３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０．０３３

７ 月 Ｊｕｌｙ ０．０９２ １０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０．０４５

２．３　 潮汐作用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２．３．１　 ＣＨ４通量排放的日动态

涨落潮不同阶段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日动态如图 ３ 所示。 不同潮汐过程中 ＣＨ４排放通量具有明显的变幅差

异。 涨潮前，ＣＨ４排放通量波动较小没有明显的峰值变化。 涨落潮淹水期间，ＣＨ４排放通量随着潮汐水位波动

出现多个峰值。 涨潮初期，潮汐对土壤的湿润过程激发了土壤中 ＣＨ４的排放，ＣＨ４排放速率随着水位的不断

上涨不断增大。 涨落潮淹水过程中，潮汐水位波动引起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变化，同时，第二次潮汐水位的上涨与

ＣＨ４排放通量并不同步，使 ＣＨ４排放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 落潮后的湿润阶段，ＣＨ４通量波动较大，存在多个

峰值。 整个潮汐阶段中，ＣＨ４排放量在落潮后的湿润阶段达到整个潮汐过程的排放峰值，分别为 ３５．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１５．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和 １２．５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图 ３）。 ６ 月份，落潮后 ＣＨ４集中排放持续 １６ 个小时后，由排放

转为吸收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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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半小时 ＣＨ４通量和水位排放动态

Ｆｉｇ．２　 Ｈａｌｆ ｈｏｕｒ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３．２　 ＣＨ４排放通量对不同潮汐阶段的响应

利用配对 ｔ 检验分析图 ３ 中一个完整潮汐过程中不同阶段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差异（图 ４）。 结果表明：涨潮

前 ＣＨ４排放均值（－０．９１±０．２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显著低于涨落潮淹水阶段（１．３４±０．３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和落潮后湿润

阶段（１．２４±０．５２）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Ｐ＜０．０１），涨落潮淹水阶段与落潮后 ＣＨ４排放均值无显著差异。 整个潮汐过程

中，ＣＨ４以排放为主，其排放均值为（０．５６±０．２６） ｎｍｏｌ ｍ－２ ｓ－１。

３　 讨论

３．１　 盐沼湿地甲烷通量排放的季节动态比较

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在生长季（２０１６ 年 ５—１０ 月）是 ＣＨ４的排放源，排放日均值为 ０．０６３ ｍｇ ｍ－２ ｈ－１，变化

范围为－０．３６—０．５７ ｍｇ ｍ－２ ｈ－１，与前人在该区域的研究数据范围一致，而与其他类型的滨海湿地 ＣＨ４通量排

放水平差异较大（表 ２） ，这可能与植被生产力、水文要素、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差异有关［１１］。
盐沼湿地土壤中的 ＣＨ４排放是产生、氧化、传输相互作用的结果［３４⁃３５］。 生长季初期（５—６ 月）尽管地表及

空气温度升高但降雨及潮汐活动较少，湿地干旱时间较长致使土壤盐分表聚，ＣＨ４生产量较小。 湿地土壤长

期暴露引起土壤盐分升高一方面能够通过渗透胁迫抑制微生物的活性［２１，３６］；另一方面，产甲烷菌作为湿地土

壤中最缺乏竞争力的异氧微生物，在与电子受体竞争中处于劣势［３７⁃３８］，表层土壤较高的盐分提高了电子受体

的数量［３８］，致使土壤由产 ＣＨ４过程向还原过程转变，从而增强了对 ＣＨ４产生的抑制作用，形成 ＣＨ４的减排效

应［１５］。 夏季较为频繁的降雨及潮汐活动提高了土壤的湿度，为产 ＣＨ４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厌氧环境，从而促进

了 ＣＨ４的产生及释放，使得 ＣＨ４排放量在 ７—８ 月份较高。 尽管潮汐活动在 ９ 月份较为频繁，但潮汐过程在提

高土壤湿度的同时也使得土壤沉积物中含有较高的 ＳＯ２－
４ 抑制了 ＣＨ４的产生，从而减少其排放［４］。 此外，本研

究中植被类型以碱蓬群落为主，不同于莎草等维管植物，碱蓬没有维管通道来促进 ＣＨ４从土壤向大气中的传

输排放［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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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ＣＨ４排放通量随水位排放日动态，

　 Ｆｉｇ．３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ｔｉｄａｌ ｃｙｃｌｅ

灰色区域表示涨潮期间

３．２　 潮汐作用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图 ５ 为盐沼湿地 ＣＨ４排放对整个潮汐过程的响应

概念图，涨潮前无降雨和潮汐活动，盐沼湿地土壤较为

干旱以好氧过程为主，深层厌氧土壤产生的 ＣＨ４由土壤

剖面向大气传输的过程中极易被土壤表层根际微生物

氧化而导致其排放量减少［２１，２８，４１］；涨落潮过程中，潮汐

淹水既促进了厌氧层的形成又抑制了土壤氧化层的空

间［３］，潮汐淹水过程中，湿地土壤产生的 ＣＨ４通过扩散、
气泡和植物传输排放到大气中［２１］，其中植物传输约占

整个 ＣＨ４排放量的 ９０％［４２］。 落潮后的湿润阶段，土壤

厌氧层空间增加，土壤处于饱和状态促进了 ＣＯ２的吸

收［２０］，土体中的 ＣＯ２和 Ｈ２相互作用生成 ＣＨ４排放到大

气中［４２］。
落潮后水位接近土壤表层时达到 ＣＨ４排放的峰值，

这种集中排放并不能维持较长时间（图 ３）。 气体在水

中传输速率远低于空气中，潮汐淹水阶段部分 ＣＨ４溶解

于水中，落潮后 ＣＨ４逐渐排放到大气中被涡度设备监测

到从而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４３］。 落潮后湿地土壤失去

水流屏障，土壤厌氧层的空间增加有利于产生的 ＣＨ４集

中释放。 此外，潮水退去后滞留在土体中的 ＣＨ４与大量

进入土壤中的 Ｏ２ 维持了甲烷氧化菌的活性［４４］，使得

ＣＨ４在集中爆发后并不能持续较长时间，并逐渐由排放

转为吸收，这与汪青等［４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一个潮汐循环中潮汐淹水阶段和落潮

图 ４　 潮汐各阶段 ＣＨ４排放动态

Ｆｉｇ．４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ｉｄｅ

后表现为 ＣＨ４的显著源，涨潮初期潮汐淹水对土壤存在

瞬时激发效应，而使 ＣＨ４排放随着水位的升高不断增加

（图 ３），伴随着潮汐水位的不断上涨，湿地土壤厌氧层

不断增加对土壤中 ＣＨ４的产生起着积极作用。 尽管潮

汐淹水引起的静水压阻滞了土壤中 ＣＨ４的排放［１１］，但
本研究主要为小潮期，潮汐过程中水位并未完全淹没盐

地碱蓬，ＣＨ４可通过植物传输到大气中。 此外，潮汐淹

水期间大型动物的穴居生活有利于土壤渗透性的增

加［４６］，同时潮汐淹水对螃蟹洞穴的冲刷，增加了土壤的

有效表面积有利于 ＣＨ４的扩散［８，４７］，而使涨落潮过程表

现为 ＣＨ４的源。
研究还发现，落潮后湿润阶段 ＣＨ４排放均值显著高

于涨潮前阶段（图 ４），由于盐沼湿地受到短期潮汐影响

从而对 ＣＨ４排放速率产生不同的影响［１２］。 辽河口碱蓬

湿地涨落潮过程中 ＣＨ４排放速率显著低于涨潮前［４８］。
闽江河口潮汐湿地的研究也表明，涨潮前要比落潮后具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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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区域滨海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研究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湿地类型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主要植
被类型
Ｍ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甲烷排放通
量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 ／ （ｍｇ ｍ－２ ｈ－１）

研究时段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备注

黄河口 滨海湿地 碱蓬 ０．０６ ２０１６．５—２０１６．１０ 箱式法 本研究

辽河口 滨海湿地 芦苇 ０．５２ ３—１１ 箱式法 ［２９］

辽河口 潮汐湿地 碱蓬 ０．０２８ ２００８．４—２００８．１０ 箱式法 ［３０］

黄河口 潮汐湿地 碱蓬 ０．０２６ 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０．１２ 箱式法 ［３］）

光滩 ０．０５５ ２０１１．５—２０１１．７ 箱式法

黄河口 潮汐湿地 碱蓬 ０．０８９ ２００９．８—２００９．９ 箱式法 ［１０］ 高潮滩

０．０３８ ２００９．８—２００９．９ 箱式法 ［１０］ 中潮滩

０．１９７ ２００９．８—２００９．９ 箱式法 ［１０］ 低潮滩

闽江河口 潮汐湿地 短叶茳芏 ０．９２ ４—１０ 箱式法 ［３１］

崇明东滩 潮汐湿地 芦苇 ２．７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涡度相关 ［３］

互花米草

美国路易 盐沼湿地 狐米草 １．５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涡度相关 ［３２］

斯安那州 莎草

河口湿地 慈姑 ７．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涡度相关 ［３２］

蓉草

美国伊利湖 河口湿地 浮水植物 ７．５６ ２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３ 涡度相关 ［３３］

沼泽松树

图 ５　 盐沼湿地 ＣＨ４排放对潮汐过程的响应概念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ｉｄ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 ｗｅｔｌａｎｄ

有更大的 ＣＨ４排放量 ，涨潮前和落潮后 ＣＨ４排放速率没有显著差异［４９］。 汪青等［４５］的研究表明在落潮后 ＣＨ４

排放的更多，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土壤性质有关［３１］。 此外，水分状况对土壤中 ＣＨ４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

用［５０］，落潮后土壤处于饱和状态相较于涨潮前的干旱状态更有利于 ＣＨ４的产生。 这种由潮汐引起的土壤干

湿变化导致了 ＣＨ４在落潮后脉冲式的排放，这种脉冲式的排放也可能与潮汐过程携带来的大量有机物质有

关［５１⁃５２］。 此外，潮汐活动诱导改变了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等理化性质［５３］，促使产甲烷菌和甲烷菌在土壤干湿

交替模式下具有不同的活跃程度及增长速率［１４，５４］，而使整个潮汐过程中 ＣＨ４排放量存在差异。
短期潮汐作用可能会通过改变潮滩暴露和淹水的频率和时长而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产生影响；同时潮汐引起

的干湿循环导致 ＣＨ４脉冲式的排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较长时间尺度上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可能间接影响

盐沼湿地 ＣＨ４源 ／汇功能的转变［４１］，而未来气候变化下温度升高和降雨季节分配引起的土壤干湿循环的变化

７　 １７ 期 　 　 　 贺文君　 等：潮汐作用对黄河三角洲盐沼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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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对该区域 ＣＨ４排放甚至碳循环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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